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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星期五 凤凰山·行吟

去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在北湖公园环
湖慢行。走过莲桥，穿过梅林，行至竹林深
处。“扑棱棱”——伴随着翅膀的拍打声，黑压
压的鸟群忽地窜出竹林，掠过头顶，向湖心飞
去。循声凝望，那鸟群早已不见踪影，似乎从
不曾来过。它们从哪里来？又将要去哪里？
我不得而知，也不甚在意。

直到今年立春的午后，重温巴金先生的
《鸟的天堂》，脑海里瞬间闪现出那惊鸿一瞥
的鸟群。何不访鸟去？

北湖公园广场上，阳光透过树枝，在地面
勾勒出一幅幅灵动的画面。环湖一周，却不
曾在湖面上见着一只鸟。站在南岸，正迷惑，
头顶突然掠过鸟阵，向湖心飞去。一眨眼的
工夫，又不见了踪影。

北湖的湖心有三座小岛：鸟岛、浮翠岛、
绿洲岛。鸟岛独立成岛，另外两岛相连。鸟
岛，顾名思义，是鸟的栖息地。它四面环水，
没有通向岸边的陆路；人，是不能登岛的。我
只能站在岸边遥望：岛上树木丛生，枯的藤，
绿的树，斑驳交错，把整座岛围得密不透风。
它倒映在清澈的湖水里，把北湖染成了一块
翠玉。

从南岸经九曲桥，穿过“弄碧小舍”，爬上
生肖桥。站在桥上，遥望鸟岛，那棵高树的树
梢上，正栖着两只鸟，却看不真切。桥下的浮
翠岛，倒是不辜负“翠”字：高树低树苍翠欲
滴、枝繁叶茂。

走下桥，爬上浮翠岛，映入眼帘的便是“清风
轩”的匾额。匾额下有一副楹联，“清风明月自来
往，流水高山无古今”，道尽了自然之美的永恒。
轩内的靠椅上，三三两两坐着下棋的爷爷、带娃的
妈妈；轩外的步道上，有来来往往的游人，还有滑
着踏板车的孩子。说话声、落棋声、脚步声，声声
入耳。在各种声响里，还夹杂着几声鸟鸣。

几棵高大的香樟树，在清风中摇曳着树枝。
浓密的枝叶间，不时传出一阵鸟叫。但，任我瞪大
眼睛仔细观察，也没有瞧见鸟的影子。

我灵机一动，打开手机的录像功能，镜头聚焦
在树梢，把画面放到最大。镜头里，一只小雀突然
弹射而来，落于浓密的树叶间，不见踪影；一群鸟
在空中旋了两圈，也旋进树叶里。唯有两只小雀
飞来，停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其中一只静静地站
立，驻足凝望；另一只一级级地跳到高枝上，飞出
去打一个旋，又窜到另一个枝上。

“叽叽”“喳喳”，一会儿工夫，那树梢像是在举
行一场热闹的宴会。参会人员有的神秘，有的优
雅，有的活泼……形形色色的鸟，在这个宴会上，
展示着自己的与众不同。

树上有树上的热闹，树下有树下的自在。
树下“临水榭”的廊檐下坐满了大妈，她们手

舞足蹈、绘声绘色地聊天；小孩拉着妈妈的手，站

在湖边，兴奋地喊叫，“鱼、鱼——”两个身着
汉服的女孩，莲步轻移，裙裾轻扬，那头上的
玉簪、玉坠“叮叮”作响，和着“嘤嘤”鸟鸣，协
奏出一首优美的曲子。

“扑扑”，身边的灌木丛里不时飞出一只
灰色的鸟。不管游人如何玩闹，它们皆泰然
自若地飞上飞下！原来，鸟群竟是藏在这高
树低枝间的。没有看真切，总归有点遗憾。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再次奔向北湖！
远远瞧见湖面上，几个小黑点，拖着一圈

圈水纹前行。我故技重施，镜头聚焦、放大：
原来是几只黑水鸡，绯红的喙、乌黑的身子、
黑白相间的尾。它们在水里游的姿态，让人
忍俊不禁：身子不动，脖颈一伸一缩，像是跳
新疆舞的姑娘。小水池边，几只白腰文鸟腹
羽洁白，倒挂在石壁上，伸长脖子在水里啄
食；浅滩上、步道上的黑水鸡踩着高脚，一边
觅食，一边四处张望；草坪里，几只灰色的斑
鸠，从容地在草丛里啄食；广场上的斑鸠、灰
雀，悠闲地迈着方步；步梯上，几只白颊噪鹛
羽色棕褐，蹦跳着追逐；桥上，一只头和两颊
一抹白的鹊鸲，挺着全白的肚皮，全黑的背部
扭着羽翼间的白，欢快地摆动着细长的尾翼
蹦跳……

环湖所见，人和鸟各行其是，互不干扰！
我恍然明白：北湖公园，是果城人用智慧在城
市中心搭建的一个边界清晰、彼此尊重、人与
鸟类和谐共生的“朋友圈”！

金佛寺，藏在宣汉县黄金镇沙坝村小塔
坪的主峰之下。说是“藏”，一点都不假——
前往金佛寺的路蜿蜒入云；小塔坪终年云遮
雾绕。

车到沙坝村时，导航显示只剩“几百
米”。我心里一松，心想这还不容易？第一个
路口便转错了，径直往村里开去。河水清浅，
沿山淙淙而下，叠出一个又一个白亮亮的小
瀑布。导航却不依不饶，一遍遍念叨：“你已
偏航、你已偏航……”调头回到路口，屏幕上
又跳出“几百米”，可四下张望，哪里有寺的影
子？恰好院坝前站着一个年轻后生，我摇下
车窗问：“老乡，去金佛寺往哪走？”他抬手一
指：“路口进来左转，往里走，就一条路。”

左转，进山。我想，不过几百米，再不行
就下车徒步。我太相信导航了——它说的这

“几百米”，彻底让我领教了什么叫作“山路十
八弯”。每一道弯都让人心跳加速！原以为

“弯急路陡”只是简单的四字，亲历后才知道：
一弯连着一弯，看不见尽头，一侧紧贴山崖，
另一侧的悬崖之外是幽深的谷底，只能暗暗
祷告对面千万别来车。先生这个老司机，也
开得脚软心颤，嘟囔道：“以后别找这样的地
方了……”我头皮发麻，手心全是汗，这也不
能怪我啊，心里暗暗埋怨导航——“几百米”
三个字，竟哄得人把命都悬在半空中。

车终于爬上小塔坪后，视野竟豁然开
朗。四周群山环抱，云雾缭绕，将黛色的山尖
晕染成一幅水墨长卷。这哪里是山间平地？
分明是一处天然的观景台。当年金佛寺选址
于此，想必是高僧点化。

山间新绿刚冒尖，山门前一汪水田，倒映
着古寺的影子。一对石狮子昂首向天，守护
着斑驳的山门。最令人意外的是那面石墙
——竟是徽派建筑的马头墙。青砖层层叠
叠，垒出阶梯状的墙身，墙顶覆着青瓦，微微
起翘，圆窗漏进天光，把徽派“五岳朝天”的灵
秀，原原本本地搬到了巴山蜀水。可它又分

明带着川东的厚重，斑驳的墙身上印着山野的风
雨，在薄雾浓云中静静伫立。

至于介绍里说的观音殿、佛殿、无二殿、武圣
殿、龙圣殿……如今统统都没了。只剩残垣断壁，
檐柱空空地立着，直指天空，每一根檐柱上都密密
麻麻地刻着人名，墙下瓦砾间的草木疯长。那暴眼
鼓突的狮头柱础，厚重、粗壮，半截掩于千脚泥中。
倒是那面马头墙，虽残破却依旧昂首，在青山与田
垄间默守时光。

寺旁农家的大姐很热情，问我们上山来做什
么，又问吃了没有，邀我们去她家里吃饭——院坝
里正摆着一桌，热气腾腾。我们谢过其盛情，因为
还惦记着塔林。转到寺侧，一位大爷正在剔竹子，

听我们问起塔林，他放下手里的弯刀往后面
一指：“就在那片竹林里。”随即顿了顿，一声
叹息：“当年金佛寺，算得上宣汉最老最气派
的寺庙了——可惜了，可惜了……”

寺后的竹林密不透风，竹子拔地参天，
遮天蔽日。刚踏入林中，湿润的泥土气息混
着竹叶的微涩扑面而来。脚下是经年的竹
叶，踩上去绵软无声。塔林深处，隐隐约约
有佛音袅袅传来，若有若无——或是风过竹
梢的呜咽，或是心底的幻觉。五座石塔静静
矗立在这海拔1022米的山坳竹林之中，据说
鼎盛时曾有十余座。每一座石塔，都对应着
金佛寺的一位高僧，塔内安放着高僧的舍利
或骨灰。塔的形制越精美、体量越宏大，僧
人的地位便越高。我沿着一座座石塔细看，
塔身的莲花纹虽已浅淡，但须弥座的轮廓依
旧挺拔，其中一个塔身有一处人物雕琢仍活
灵活现，其余大多被苔藓覆盖。我想，这些
僧人肯定曾在乱世中守护过这片山林，也或
许曾在这云雾深处讲过百余遍《金刚经》。
当地旧志记载，最早的石塔可追溯至唐代，
此后宋、明、清各代均有续建，这片塔林，算
得上川东地区罕见的古代僧墓塔群。

林间偶有鸟鸣，在这幽寂中竟添了几分
悲意。阳光透过竹叶，斑驳地洒在石塔上，
苔藓与裸露的石面光影交错，古意苍苍。我
在竹林间穿行，一座座石塔如同沉默的巨
人，无声地诉说着金佛寺千百年来的晨钟暮
鼓。这里没有喧嚣的游客，只有风声、竹涛，
以及石塔的低语。

天又阴了，山雨欲来。想到来时的山路
雨后必定难行，先生不敢多留，催促我匆匆
下山。一弯又一弯，一弯再一弯，终于平安
回到大路上。途经中河，水流清澈，河滩开
阔，便停车走下去，坐在石头上吃了点路餐，
小憩片刻。起身，去河滩上大大小小的石子
里挑挑拣拣，选了几枚圆润的鹅卵石，攥在
掌心，凉意沁人——算是压惊，也算是告别。

回望来时路，云雾已重新合拢，小塔坪隐
入绵延巴山的群峰之中，一峰连着一峰。金
佛寺就藏在其中，像一场没有做完的旧梦。

金佛寺石塔金佛寺石塔


